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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人关注。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只起
到为人类提供水产品的作用，其在生态保护、资
源开发利用、远洋运输、海滨旅游等方面的巨大
潜力一直未被开发。即便是在计算国土面积时，
我国的领海面积也一直未被纳入其中。

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我国首次提出“海洋经
济”概念。90年代，我国开始重点开发沿海地区
的海洋资源，但仍未将海洋开发上升到战略高
度。到本世纪初，海洋经济和海洋开发的地位不
断提升，目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资源的地位。
如今，小到海水浴场，大到海底勘探，我国沿海尤
其是渤海、黄海这片近乎内海的海域，其开发程
度日益提高。尤其是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

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意味着，未来将迎来
新一轮的海洋资源开发热潮。

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周边国家，在近海养
殖、远洋捕捞、海洋药业、海洋矿产等方面，我国
的海洋资源开发才刚起步。截至目前，我国还没
有一支成规模的远洋捕捞船队；在南海油气开发
方面，越南等国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同时，我
国在海洋开发方面的立法和制度也还很欠缺。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海洋新兴产业只是一种
粗放的、非蓝色的海洋经济。具体来说，海洋资源
的开发还是以粗放的传统产业为主，习惯于填海
而非用海。这种开发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海洋原
生态系统，也造成了很多近海污染。近年来，发生
在黄渤海领域的多起漏油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

而在管理层面上，不少地方重海洋经济发展，轻
海洋环境保护，一味追求 GDP，放松对开发企业
环境责任的管制，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尚未形成
规模产业。因此，要建设真正的海洋强国，实现海
洋资源的合理开发，目前还任重道远。

进行海洋资源开发，一定要遵循一个原
则———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二者缺一
不可。不懂得生态保护的海洋开发战略注定会失
败，不懂得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的开发战略也算不
上成功。

针对日益频发的海洋问题，有关部门首先应
加快编制国家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坚
持以优化海洋资源利用方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为核心，划定海洋生态脆弱区，从战略层面为地

方政府的海洋开发树立整体规范。其次，应全面
协调涉海环境基本法律与海洋环境行政管理职
能的关系，健全海洋环境管理立法，确保在出现
重大海洋环境事故时有法可依。此外，有关部门
应加大海洋环境管理执法，加强海洋监管工作，
确保重大湿地、滩涂不被侵占，妥善处理侵害海
洋权益的违法行为。最后，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应
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和科学开发理念的宣传，营造
全社会关注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良好氛
围，提高全民海洋环保意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生态和谐、有序开发的海洋也是“美丽中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未来要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营造
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尚须全社会共同努力。

向海洋进军不应仅注重开发
姻彭科峰

黄海生态区保卫战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常常一边考察调研，一边做科普，偶尔参加
一些 NGO 组织的公益活动———从 1997 年开
始，鸟类研究者杨志（化名）就一直以志愿者的
身份奔波于黄海海域沿岸的大小城市，为海洋
生态保护鼓与呼。

不过，这些年行走下来，他收获最多的恐怕
只有沮丧。以一己之力对抗城市扩张下海洋生
态环境的恶化之势，杨志注定不容易成功。

同样不成功的，还有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
项目。这个为期 7 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联合中国国家海洋局和韩国科研机构
发起、针对中国唯一一个海洋型生态区的环保
项目，今年正好收官。

不过，WWF 海洋项目负责人周宇晶坦承，
这场生态保卫战并未遏制住黄海生态的进一步
恶化。“尽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活动，但黄海周
边生态反而比以前更糟了。”
“黄海到底怎么了？”距离这位资深环保人

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感慨没几天，6 月 8 日，
世界海洋日悄然而至。

黄海危机

1999年，杨志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天
津北大港发现著名的受威胁物种———东方白
鹳，证实了渤海湾对于东方白鹳繁衍的重要性。
此发现轰动一时。
然而，在有 22种鸟类被列入濒危物种红皮

书的黄海海域，杨志他们几年来的观察结果却
令人沮丧不已：在海洋渔业资源已捕捞殆尽且
无法恢复的同时，沿海城市正逐渐将手伸向滩
涂、湿地。

为此，有专家疾呼，尽快建立海洋生态红线
制度，严格限制滩涂、湿地的开发利用，拯救岌
岌可危的黄海生态资源。

黄海海域被中国和朝鲜半岛环绕，其大陆
架的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全球同类海域中屈指
可数。黄海生态区则包括黄海、渤海和部分东海
在内的约 4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这里曾经
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众多的湿地，也是海洋
鸟类的天堂。仅海洋鸟类数量，中国有记录的就
达 182种，韩国记录有 162种。

在杨志的记忆中，中国的城市向近海岸“侵
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河北曹妃甸被用作首钢
的新基地。2003年，国务院决定将首钢厂区搬往
曹妃甸，而这里原本是一大片滩涂和沙滩。
在咆哮般的机器轰鸣声中，当地大片区域

被圈起，大型钢管沿着被分割的海岸铺设，灰褐
色的泥浆从海底被抽出，然后沿着管道喷射至
指定海域。就这样，几个月后，昔日的滩涂和湿
地永久性地成为陆地。
在曹妃甸产业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滩

涂被圈占、征用，变成形形色色的工业园区或旅
游胜地。原本依靠在滩涂捡拾贝壳或近海捕捞
的渔民们，则被工业化的力量驱逐。
“依据我的调查，不少渔民都没有得到合理

的补偿。更关键的是，迁徙的候鸟失去了栖息
地。”杨志介绍说。
据WWF调查，在过去的 50 年间，由于不

合理开发等原因，中韩两国损失的滨海湿地已
超过 40%。

让黄海生态区颤抖的，不仅仅是滩涂、湿地的
减少，还有工业污染给海域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
长期以来，沿着黄海海岸线修建的大量化工厂区
排放的大量废弃物，成为黄海生态的第二大杀手。
紧邻黄海的江苏是最明显的例子。曾长期在

江苏从事环境调查的环保人士王成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介绍说，从 2005年开始，连云港市燕尾港
临港开发区内进驻的化工厂越来越多，给黄海生
态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沿着海岸线方圆数十公
里内，化工园区星罗棋布，令人感到压抑。”

因为沿海，所以方便排污，而且不易被人发
现———这是一些厂主给王成的解释。
在以化工产业闻名的江苏盐城，本世纪初曾

多次爆发水污染、有毒气体扩散事件。为减少风
险，一些经营者相继将原本建在内陆的厂房搬至
海边。伴随而来的是，2010年在有关部门的监测
报告中，连云港和盐城大量工业园区附近海域的
水质状况变为劣Ⅳ类，也就是“极差”。

“走到海边，到处都是黑色的脏水和污泥，还
有难闻的气味。”王成认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必
将危及海洋的自我净化系统，“大海就要死了”。
工业污染带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人类向

海洋大量排放含氮和磷的污染物，不仅引发了
赤潮，也引发了浒苔大规模增多的“绿潮”。从
1998年开始，绿潮频频进袭青岛，给当地的渔业
和海洋运输造成巨大损失。

不成功的项目

湿地缩减、化工污染、赤潮频发……黄海生
态频频告急。作为中韩交接的海域，黄海生态危
机很早便引起两国有识之士的关注。

2007年，WWF 联合中日韩三国有关机构
启动黄海生态区保护支援项目。项目资金来自
日本松下企业，金额在百万美元左右，由WWF
（中国）主要负责实施。

其实，早在 2000年，WWF就在全球发起了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的活动，并确定了
238个全球最优先保护生态区。黄海生态区规划
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此后，三国科学家根据海洋哺乳动物、鸟

类、鱼类等 6个生物类群对栖息地的需求，开展
了多次海上考察，并确定了包括长三角、黄三角
多个城市在内的 23个优先保护区域。
整个项目为期 7年，分 3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主要以短期、小规模的宣传和保护活动为
主。第二阶段至今年 3月已经结束，主要通过建
立示范项目区，与当地政府共同开展保护工作。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示范建设区，辽宁省鸭

绿江口湿地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它地处中国海
岸线的最北端，为华北和东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处，
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2010 年，WWF 为示范区提供了约 100 万
元的资金，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按照 11的比
例提供配套经费。“我们能够选中鸭绿江口这片
湿地，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周
宇晶表示。

3年来，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助理
研究员宋伦和同事一直致力于这片湿地的考察
和保护工作。据他介绍，鸭绿江口湿地是北迁涉
禽的最后停歇地，每年超过 50万只迁徙涉禽在
这里停歇觅食，其中东亚—澳大利亚鸻鹬类是
迁徙的主要种群。
“根据 2010～2012年的调查结果，鸭绿江

口滨海栖息地主要面临滨海栖息地环境破碎、
潮间带生态功能退化、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三
大问题。”宋伦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根据他们的研究，新建港口对鸭绿江口湿

地的影响最大。大东港区的建设占据了大量滩
涂、近海海域，严重影响 3万只涉禽和水鸟的觅
食环境。另外，鸭绿江口潮间带生物多样性较
低，自然种群退化严重，群落结构发生明显演
替，生物量更新速度缓慢。
同时，来自鸭绿江和大洋河等 7条河流的陆

源输入以及海水养殖排污、营养盐输入的不断
增加，导致当地赤潮频发。有毒赤潮通过上级食
物链蓄积为贝类毒素，直接威胁到涉禽和人类
的生命安全。
目前，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已进入第三阶

段，WWF和相关科研机构正着手项目成果的汇
编工作及经验推广。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
这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却依然无法遏制黄海
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遗憾

长达 7年的“拯救计划”终于进入尾声。不过，
在这项看似持久浩大的工程中，WWF实际并未
直接投入过多的人力，而是采取经费支持的方式，
让黄海生态区的各个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拯救黄海，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

的人身上，光靠科学家呼吁、政府提倡，不可能
彻底解决问题。”周宇晶解释说。
事实上，这种方式在初期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WWF审批的 10多个项目，都顺利通过了专
家组的验收。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周宇晶有很多遗憾。其

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整个生态区的生态环境
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比以前更糟，其中尤以河
北、山东、辽宁等黄三角地区最为严峻。
“这个项目在示范地区可能取得了成功，但

从整个生态区的情况来看，我们原先的设定可
能都被推翻了。”周宇晶说，比如之前确定的 23
个优先保护区域，如今很多已经失去保护的意
义。也就是说，保护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开发的速
度，“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这些地区就已经被
人为占用，彻底消失了”。
在 2012年的一次迁徙鸟类观测和研讨活

动中，科研人员发现有两种过境黄渤海的候鸟
死亡率急剧上升。这成为黄渤海生态急剧恶化
的又一个刺眼信号———将有越来越多的候鸟会
因找不到往日的栖息地而饿死。
在参与此次活动的部分学者看来，围填海工

程盛行才是黄海生态区面临的最致命威胁，因为
即便是国家级的鸭绿江口滨海湿地也不得不为港
口建设让步，其他湿地的情况可见一斑。
有生态学者认为，对湿地进行保护，就是对黄

海生态区最大的保护。近海养殖的无序行为、化工
企业非法排污等，则被归到次要的威胁。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始

终处于不断调整中。最初，研究人员打算通过各种
生态恢复措施，使黄渤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保护和
提升。但经调查发现，这一海域的渔业资源早在上
世纪 90年代就被捕捞殆尽，恢复起来难度非常
大。现在所说的渔业，其实主要以近海养殖为主。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WWF主要采取与政

府合作的方式来保证项目的实施。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中国类似渔业协会、海洋保护协会等民
间组织的力量依然弱小，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这一点和日本反差极大。日本的各类民间组

织已经强大到可以影响政府决策了。”周宇晶
说，但即便采取依托政府部门的项目推进方式，
他们也经常会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
工作方式困扰不已。
现在，周宇晶对于通过科研报告影响省一

级乃至中央决策层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已没有
当初那么有信心，“因为这个过程很漫长，很多
时候这些生态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已经消失
了”。而如果采取直接和地方基层政府合作的方
式，又存在地方决策执行权限受限的问题，并不
能真正解决生态污染问题。
作为黄海生态区保护项目的另一实施方，

韩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据韩国海洋研究院该
项目负责人介绍，韩国在务安郡也设立了一个
示范建设项目基地。与鸭绿江口滨海湿地不同
的是，由于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和保护措施到位，
当地原生湿地保护良好。
得到WWF提供的资金后，务安郡在示范

区内修建了大型湿地保护宣传中心，定期邀请
周边居民前来体验湿地生态。同时，他们在发展
湿地生态旅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或许是未来中国在保护黄海生态区方

面可以借鉴的地方。”该负责人对《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

冀望

针对鸭绿江口滨海湿地，宋伦建议，在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应严格控制围填海工程的规模，避免
海洋工程导致生物栖息地的进一步丧失。同时，严
格控制入海污染物排放，积极开展工程减排和结
构减排计划，特别要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管理。
他同时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建立湿地生物资源

保护与种质库，并通过在近岸湿地种植芦苇等方
式，构建湿地污水净化系统。
在周宇晶看来，宋伦等学者提出的基于生态

管理的示范项目建设措施具有向外界推广的意
义，“鸭绿江口滨海湿地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
整个黄海生态区湿地所面临的问题”。
“关键还是需要政府部门对黄渤海地区的生

态建设有一个科学、合理、前瞻的政策规划，切实
推进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周宇晶认为，中国政府
应像保护 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对海洋资源进行
功能区划，将黄渤海地区的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
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划定为重点管控区域，
并实施严格分类管控的制度安排，严格审批限制
围填海工程，切实保障生态湿地和候鸟栖息地。
另外，国家应对渔民的近海养殖进行合理

引导，对用药、养殖方式、捕捞方式进行合理规
范，以实现海洋与沿岸居民的和谐共存。
“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意识没有

到位，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人。”周宇晶表示，下
一步将会把这些年的调查结果和分析报告交给
有关部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他们还在筹备成立一个“黄渤海专家委员

会”，继续为黄海生态保护区摇旗呐喊。

预测龙卷风：
一场尚未打赢的追逐战

5月 21日，一场来势凶猛的龙卷风袭击
了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市郊区的摩
尔镇，其释放的惊人能量甚至远超曾经炸平
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尽管科学家在努力寻找
龙卷风的踪迹，但目前龙卷风的预测、预报还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9版）

探索周刊 9~12版

饶子和：
好教练大都是好球员
“这就是科学院的特点，它总是比较开

放，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总是比别人先走一
步。”饶子和感慨，仅凭组织关系就可以到研
究所当法人，在改革开放 30多年来，还是第
一次。 （5版）

人物周刊 5~8版人物周刊 5~8版

▲过冬的候鸟在滩涂觅食。
荨科研人员在滨海湿地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

周海翔供图

生活周刊 17~20版

手机，让我欢喜让我忧
不可否认，手机日益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特别是对于在快节奏下生活的都市人，手机
成了他们日常打发时间的重要工具。但是，过
度依赖手机会给身体带来相当大的伤害。很
多国家专家学者的研究都能证明，过度使用
手机与人的神经衰弱、食欲下降、性欲减退、
心悸胸闷、头晕目眩、精神不振等病症有着密
切关联。 （17版）

文化周刊 13~16版

两代传承人的守望之路
“80后”倪沈健，最近打算从银行辞职，全

身心地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蓝印花布印
染技艺的学习中去。硕士毕业的他，学了 7年经
管专业，作出这样的决定，内心着实经历了一番
纠结。
而 17年前，他的岳父吴元新也曾有过类

似的纠结。
1996年，吴元新所在的南通市旅游工艺

品研究所被一家制帽企业兼并，新单位不再
生产蓝印花布。已经做了 20年蓝印花布的
他，要被迫转行设计帽子。
一番煎熬过后，吴元新选择了辞职，继续

守望他钟爱一生的蓝印花布…… （13版）


